
星
星
湾

简

平

! ! ! ! ! ! !"小孩子最讨厌大人的是什么呢

波亚用劲地挤了挤眼睛，发现自己成了
一个色盲，看出去，所有的车子都刷了同一种
黑白色，这是多么单调、无趣的事情啊！车子
就应该五彩缤纷的，刷着不同的颜色，而且还
有不同的图案，那在马路上奔驰多么好看！波
亚想，以后他要在每一辆车上都画一幅色彩
艳丽的图画。

波亚在车堆里钻进钻出，但他
分辨不出属于自己的那一辆。他看
了看手表，半小时都快到了，他着
急地想，万一车子开走了，那该怎
么办？波亚从一排车子里钻出来，
正当他要钻进另一排车子时，他看
到了安叔的光头。
“安叔！”波亚用力地大叫起

来！听见波亚的叫声，安叔扑了过
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都快找遍
了！真是急死我了！”安叔呼呼地喘
着气，脸色灰白。安叔边说，边拽着
波亚的胳膊向他们的车子跑去。

汽车已经发动了引擎，见两人
上了车，司机猛地关上了车门。
波亚和安叔跌跌撞撞地往最后一排走去

时，前排的那位“眼镜阿姨”嘴里咕哝了一声：
“什么人哦，让一车子的人都等着！”

波亚心想，安叔肯定要埋怨他了，要是换
作爸爸妈妈，他们就是这样的，会唠叨个没
完。可是，安叔并没有说他，只管自己喘气。
车子驶上了高速公路。午后的车厢里弥

漫着慵懒的气息，乘客们一个个歪歪扭扭地
打起了瞌睡。波亚睡不着，他还在想念扣子。
波亚看着车窗，窗玻璃上隐隐约约地映着他
的脸。他好希望这是扣子的脸，这样，他就又
可以跟他说话了。他想告诉扣子，自己今天逃
课了，现在，正坐在长途汽车上，去他昨晚梦
见的神奇的地方———星星湾。他想问问扣子，
今天班上有什么新闻。平时，每当考卷发下来
的第二天，班上都会闹出些动静。比如上回，
许亮亮的脸上多了几条杠杠，他数学考了不
及格，挨了爸爸妈妈的“男女混合双打”。班长
路小薇则很高调地穿了件印满英语字母的新
衣服来学校，妮妮跟在她屁股后面直说好，路
小薇说这是爸爸妈妈对她蝉联班级总分第一
的奖励。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看着，想着，波亚倒是有点犯困了，眼皮
开始打架。可安叔却没有一点睡意。
“波亚，”安叔拉了拉波亚的手臂，“我们

再开始说话好吗？”“说什么啊？”波亚迷迷糊
糊地问。安叔搓着手，说：“其实，我让你陪我
这一程，我是有许多事情想问你的。”波亚不
太明白：“我一个小孩子，能回答你多少问题
呢，还不如去看《十万个为什么》呢。”

安叔拍了拍波亚的肩膀，很信任
地说：“我想问的，你都能告诉我！”波
亚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安叔说：“真的，
我相信！”“你真能相信我？”不管是在
家里还是在学校，好像爸爸妈妈和老
师都不太关心孩子有被信任的要求。
他们不是半吞半吐地问“这能信吗”，
就是直截了当地说“我才不信呢”。所
以，现在能被别人相信，倒让波亚振作
起了精神。

安叔说：“你告诉我，小孩子最讨厌
大人的是什么呢？”波亚想都没想就回
答道：“啰唆。”安叔接着问：“最讨厌大
人做什么呢？”波亚接口道：“啰里啰
唆。”安叔追问：“那最讨厌大人说什么

呢？”波亚回答：“别调皮，别学坏样，别轧坏道，
别闯祸，别……实在是啰里啰唆，啰里啰唆！”
安叔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那我知道

了，我以后不能啰里啰唆。”波亚笑了：“其实
你也很啰唆的，问我那么多女孩子的事情。”
安叔搓了搓手：“你别嫌我啰唆哦，我再

问你一个问题……”“还有啊！”不等安叔发
问，波亚就叫了起来。
安叔问：“如果有人想送你礼物，你最希

望的是什么呢？”波亚心想，这个问题还好。他
想了想，说：“我要一台笔记本电脑！”
安叔眨了眨眼睛：“笔记本电脑？就是那

种薄薄的小小的可以拿着到处走的电脑？”
波亚很来劲地说：“对啊，对啊。”安叔说：

“这一定很贵的吧，要不换一样？”波亚翕了翕
嘴唇：“真小气。那我要最新款的手机。”
安叔想了想，说：“其实，我自己也想买个

手机，我知道这玩意儿好，可以随时随地打电
话。可是，还是太贵了。波亚，你再想想，有没
有既不花很多钱又有纪念意义的？”
波亚没好好想一下，就说：“我想不出来。

要不，你就给我买一双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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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我说：“既然这是目前唯一行之有效的
抗感染办法，那就赶快输送好了！”“可是我
们医院没有粒细胞！”曹医生说。我像叫什么
东西给噎住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那怎么
办呢？”“需要寻找粒细胞捐献者！”曹医生
说，口气非常严肃。她接着向我解释了人体
粒细胞的来源及其相关情况。原来粒细胞是
一种成分血，捐献粒细胞与通常献血一样，
对捐献者的身体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唯一的
要求是，捐献的人血型必须与汪泉一样，都
是 !型，男女勿论。曹医生要我物色这样的
捐献者，越快越好！

曹医生最后强调：“我知道这对你来说
有些困难，时间紧，要的数量又多，但我们这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因为汪泉的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容
许我们按部就班地来。”说完，她那双平时多
少显得有些严肃的眼睛，从镜片后面充满同
情和期待地望着我。

我懵懵懂懂地离开医生办公室，急得如
同滚油浇心：一急女儿的病，我意识到她已
面临生命危险；二急粒细胞捐献者如何解决
法？偌大北京城，人生地不熟，叫我一下子上
哪儿去找七位捐献者？！

我意识到目前的情况靠我个人力量，是
无论如何没法完成的。时间紧迫，应该把情
况马上汇报给汪泉单位，向单位求助。于是
拨通浙大出版社电话。说来也是汪泉命大。
我压根忘了这天是双休日，接电话的恰巧是
我想要找的办公室周庆元主任。他这天来单
位加班。我于是向他汇报了汪泉目前的严重
情况，急需粒细胞捐献者，请他务必设法代
为寻找，救救汪泉，并说了对粒细胞捐献者
的一些具体要求。周主任当即表示，他一定
会尽快设法解决，一有消息，会立即与我联
系。然后，我又把寻找粒细胞捐献者救汪泉
的事，电话告诉在北大学习的外甥女楠楠和
她爱人小郑，请他们在我母校同学中也帮助

发动寻找。一直忙到中午，骑车
回住所。正在忙着准备午饭的
环妹问起早晨与曹医生谈话情
况，我站在厨房门口简要地向
她讲了急需寻找粒细胞捐献者
的事，并说汪泉单位和楠楠以

及小郑，已分头在帮着寻找。
正说着，浙大出版社周庆元主任来电话

了，称已为汪泉找到一位血型相同的男性捐
献者叫黄良，出版社已为他买好当天下午飞
抵北京的机票，大约八时许到达，叫我在航天
中心医院大门口等候，并告诉了黄良的联系
电话。其余的捐献者，明天单位职工来上班
后，他发动大家继续为汪泉寻找。周主任的电
话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紧接着，又接到楠楠
电话，欣喜地告诉我已为泉姐找到一位捐献
者，是北大金融专业研究生，叫鄢莉莉，下午
就陪她一起来道培医院检查身体。
傍晚时分，我送刚检查完身体的鄢莉莉

和楠楠小郑回北大。去公交站的路上，空中飘
起了雪花。这是 "##$年久旱不雨的北京入冬
来第一场雪。柳絮般的雪花，飘飘洒洒，漫天
飞舞，落在我母校这些年轻学子身上，我心里
有些感动。送完他们，我忽地想起晚上黄良到
北京，又忙去附近宾馆为他预订好房间。回到
住所，环妹已做好汪泉的晚饭，我上医院送
饭，环妹留在住处，为黄良准备晚饭的菜肴。
与黄良接头的时间快要到了，我下楼来

到航天中心医院大门口。我在风雪中接到黄
良，陪他到住所吃完饭，去宾馆住下。回到住
处快十一点了，累得头昏脑涨，正要躺下休
息，忽然电话铃响起来，吓得我心惊肉跳，以
为汪泉有了什么意外。哆哆嗦嗦拿起话筒，一
听是曹医生的。“我正在医院，”她说，口气极
为急促，“刚看过汪泉，情况危急。原定周一输
注的粒细胞，提前到明天进行。杭州那一位来
了没有？”我说：“杭州那位已经到了，刚在宾
馆住下。”“那就这样安排，”曹医生吩咐说，
“鄢莉莉同学第一个输注，她下午的体检报告
我已看过，没有问题。通知她明天早上八点前
来医院，让护士一上班就给她注射动员针，上
午即可采集粒细胞。杭州那一位明天早晨你
陪他来医院先检查身体，安排在下周一，也就
是后天抽取。后面几个捐献的人，还需要继续
寻找。”


